
第一章 

梓亞洗了澡，換上乾淨的衣服，在鏡子前面確認自己看上去一切都很正常之後，

才從旅館走出來。 

今天的工作算是做完了，不需要再回去酒吧，雖然身體過度消耗後有些虛弱，身

後某個不可告人的地方也隱隱痛著，但總算是結束了。 

經過市場的時候買了晚餐的食材。薪水扣除母親的醫藥費和日常要繳的各類支出

之後，沒有太多餘額，所以每天的伙食費都要算好。 

耐心地和老闆殺了價之後，買了一條魚和一點白菜。鯽魚熬湯給母親喝，很有營

養，這是醫生說的。母親的身體虛弱，流質的食物比較消化，但又要確保有足夠

的營養。 

他家住在廢舊的老社區，一排的平房看上去老舊髒亂得像就要拆遷的模樣，但這

裡住的人並不少。 

社區前停著一輛銀色的高級轎車，就像一堆垃圾上停了一隻雪白的鴿子，顯得很

不協調。 

梓亞對這輛車很熟悉。果然，經過車旁的時候，車窗降下，探出一張俊美的臉來， 

「嗨，你回來啦，梓晨來了，在家裡等你呢。」 

車裡的俊美男生笑著打招呼，深邃的眼睛變成了彎彎的樣子，暖暖的能融化人

心，桃花似的會勾人。但眼睛的主人—柏瑾韌對自己的魅力一向不自知。 

梓亞雖然裝作若無其事，點了點頭，禮貌地應了聲便離開了。 

但走開的時候，他還能感覺自己因為那燦爛的笑容而不太平穩的心跳。這人生得

太好看了，身上又有陽光般乾淨的氣息，看他一笑，似乎都能被笑意感染，在他

身邊的人一定很快樂吧。 

柏瑾韌則看著梓亞離開的背影，在心裡默默比較起他和梓晨的差異。這張臉幾乎

和梓晨一模一樣，但他總能輕易地分清兩個人。 

梓亞比梓晨略瘦些，雖然是梓晨的哥哥，不過也比他早出生幾分鐘而已。 

瑾韌對梓亞的印象，只覺得他是一個不快樂的人，性格沉悶，也沒有梓晨身上那

股獨特的氣質。 

瑾韌初見梓亞的時候很驚訝，明明是一模一樣的面孔，連身高都差不多的兄弟，

一個跟了母親、一個跟了父親，長大卻是兩種模樣。不同的生活環境，養育出兩

個完全不同的人來。 

梓亞身上帶有市儈的氣息，瑾韌見過他在市場跟人討價還價的執著模樣，覺得很

不可思議，心裡也隱隱有點看不起，覺得這個人有點計較過頭。 

雖然對像他這種處在社會底層的人有些憐憫，但說到底，他是不願和他有太多牽

扯的。 

幸好，他喜歡的人不是這副模樣。 

 

「哥，你回來了。」梓亞打開門，就看到迎出來的弟弟。 

夕陽照在梓晨身上，讓他就像個鍍著金光小王子般站在自己面前。 



「嗯。」梓亞輕輕應了一聲，將手裡的食材放到菜籃裡，又找來水盆將那條鯽魚

放進去，再注了些水。在煮之前還是得將牠養著，這樣魚湯才夠新鮮。 

「媽睡著了？」他輕聲問弟弟，裡面的木板隔間是母親的房間，現在靜悄悄的。 

「她睡著了，我和媽聊了一會兒，她今天精神似乎很好。」梓晨笑著在他身邊坐

下，他坐下去時用紙巾拭了拭沾著油污印的凳子，梓亞看見了，想給他找條抹布。 

梓晨微微一笑，「不用了，哥，已經擦乾淨了。」他收紙巾的動作也優雅從容，

良好的教養顯露無遺。 

梓亞怔怔地看著，一時間有些不知道該不該在弟弟面前坐下來。 

「哥，對不起，我沒能幫上忙，你走後我也求過爸了，可是他態度很強硬，他真

的……很恨媽……我本來想不讓他知道，可是他把我的信用卡凍結了，好像怕我

過來給錢，爸真是狠心，你都那樣求他了。」 

「不怪你，當初是媽對不起他，我求他的時候，也想過他可能不會幫我們。」梓

亞低著頭，聲音有些黯然。 

「我已經籌到媽的手術費了，所以……」梓亞不想看弟弟這麼為難的樣子，出聲

安慰。雖然是兄弟，但幾乎沒什麼往來。如果不是梓晨還記著常往這裡跑的話，

他們早就斷了聯繫了。 

父母在兄弟倆十歲那年離婚，父親本來是要把兩個孩子都帶走的，但十歲的梓亞

死死拽著母親一直哭一直哭，最後父親就將他留了下來。 

他只記得父親當時的臉僵硬如鐵，看著他的視線也很冷淡。「你自己要選擇那個

賤人，以後就不是我的兒子！」 

這樣過去十年，梓亞和母親相依為命，而梓晨則跟著父親。 

他們的父親何天，現在已經是有名的商人了，但對背叛他的妻子，只剩下一種感

情，就是深切的恨。 

連帶當年選擇母親的梓亞也不原諒，看他的態度就像看第二個背叛者。明明的確

是自己的親生兒子啊！人的感情真是很奇怪的東西。 

母親生病，要支付昂貴的手術費，但他們怎麼可能負擔得起？於是梓亞去求過父

親，這是他唯一一次去求他。 

結果那個男人冷酷地說：「是那女人該死！」他說這種背叛人、沒有真心的女人，

早該為自己所做的付出代價了。 

從他冷硬忿恨的語氣中，梓亞知道自己得不到父親的幫助。 

「哥，你籌到錢了？那不是小數目啊，你從哪裡籌到的？」梓晨關心地問。 

「那個……就是打工地方的老闆，說可以先借我應應急。」梓亞有點慌亂，不敢

看弟弟。 

「這樣啊，那老闆真好心！」梓晨用天真的表情說著，眼睛一直看著梓亞。 

「梓晨，媽手術的日子決定了，是這個月十二號，那天你會過來嗎？」梓亞問他。 

「我可能沒辦法過來了，這個月我要準備托福考試，要不然，我叫瑾韌過來幫

忙？」 

「不用的，其實沒什麼，我只是以為你可能會想……」梓亞不知道該怎麼說。其



實他不大明白梓晨的想法。雖然他每個月會來這裡一次，但他並沒有感覺到弟弟

對母親有多大的關心或者感情。 

他知道不該這樣想，但他就是感覺梓晨是個個性複雜的人，而自己笨拙的腦袋恐

怕永遠也不會明白的。 

雖然他叫自己哥哥，但梓亞有時會被他若有所思看著自己的眼神弄得不安，那種

眼神很嚴厲，甚至有些厭惡。也許是自己理解錯誤吧。但不管如何，他看到梓晨

會覺得緊張是事實。 

「是梓亞回來了嗎？」簾子後面傳來母親的聲音。 

「媽，是我，我回來了。」梓亞連忙站起身，往內走去，身後的梓晨看著他，眼

裡流過一絲冷意。 

「哥，我回去了，你去陪媽吧，不用送我。」梓晨站起身，用梓亞能聽見的聲音

喊。 

 

走出了破舊的老社區，梓晨看到站在車旁，雙手插在口袋等待自己的瑾韌，便覺

得心情愉快了幾分。瑾韌為他開了車門，隨後自己也坐進來，替他繫好安全帶， 

「現在要回去了嗎？」 

「我們去吃大餐吧。」梓晨微微一笑，心情很好地看著自己的男友。這傢伙果然

夠帥。雖然兩人認識沒多久，也還沒到達本壘，不過這是他故意的。比起纏綿的

愛，他更喜歡被人追逐的感覺，而且對象的條件又夠水準。 

「你媽媽身體好點了嗎？」瑾韌問他。 

「嗯，是啊，應該吧。梓亞一回去，我看她有精神多了。」 

察覺梓晨的話裡有些不快，瑾韌轉頭看了他一眼，「怎麼了？」 

「也沒什麼，反正她就好像只有一個兒子。我都有去看她，但我看她根本不把我

放在心上，我有什麼比不上梓亞，難道我還比他差嗎？」 

瑾韌微微一笑，覺得梓晨有點孩子氣。「傻瓜，他們母子每天都在一起，你只是

偶爾過去看她一次，不能這樣比啊。拿你父親來說，他肯定也是喜歡你勝過梓亞，

這是人之常情。」 

梓晨淡淡一笑，看了窗外一眼，幾不可聞地輕輕說了一句，「反正我就是不喜歡

這種感覺，他明明什麼都比不上我。」 

「你說什麼？」瑾韌沒有聽清楚，不知道他在自言自語什麼。 

「沒什麼。我說，你能不能再開快點，我的慢吞吞先生！」梓晨降下車窗，讓風

隨著飛馳的車速吹亂他的髮。飆車真棒，他喜歡這種極速的感覺！ 

 

梓亞醒過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冰冷的地上。是昏過去了？ 

視線所及，是一地的狼藉，散亂的保險套、用來綁束的繩索、皮帶…… 

回想起昨晚的可怕經歷，他打了個寒顫，強迫自己坐起來，渾身上下都疼得厲害，

跌跌撞撞走進浴室裡，就看見鏡子裡的自己渾身遍布青紫的傷痕，嘴唇乾得裂

開，臉上還有些青腫的痕跡。 



昨夜那個客人帶他離場的時候，老闆對他說小心點，他還不懂是什麼意思，現在

終於明白了。難怪那些男孩都用奇怪的眼光看他，甚至還帶著憐憫。 

昨夜之前，他根本想像不到這世上還有如此變態的性愛。 

想到那個外表斯文的客人，卻在床上綁著自己，毆打自己，他就忍不住全身顫抖。 

梓亞深吸了一口氣，捂住臉要自己鎮定下來，打開蓮蓬頭，讓滾燙的熱水沖到身

上，帶來一些清醒。他拚命搓洗著自己的身體，清理隱祕的傷口，順著水流可以

看到紅色血絲混在清水裡，傷口腫痛得厲害，甚至只是一碰都疼痛入骨。 

那裡的痛提醒他昨晚越是掙扎哀求，那人便越是興奮的抽插。想起那痛苦淒慘的

折磨，捂著臉的手也跟著顫抖起來，他再也忍不住的跌坐在地上，眼淚流了下來。 

終於清理完自己，走出浴室時腳步虛浮得厲害。他隱約知道自己發燒了，但他只

想快點離開這個地方。 

當他昏昏沉沉地走出電梯，來到大廳的時候，只覺得室內都在旋轉，眼前一黑，

便摔了下去。 

「你還好吧？」有人扶住了自己，一股清新的柑橘香傳入鼻間，讓他的神智清醒

幾分。 

「我……我還好……」他掙扎地想睜開眼，勉強抬起頭。 

那扶著他的人卻叫了他的名字，「梓亞！」 

他一驚，睜大了眼，這才看清眼前那張面孔，竟然是柏瑾韌！ 

想到自己現在的樣子，梓亞心情一激動，想要快點逃開，身體卻不合作的一晃，

便徹底陷入黑暗。 

瑾韌被他嚇了一跳，他沒想到會在這裡遇到何梓亞。對方又是那麼狼狽，居然閉

著眼睛就往地上倒。他無法視而不見，立刻扶住梓亞，招手叫了飯店大廳的侍者。 

 

他在侍者的幫忙下打開房間，抱著梓亞走進去，將懷裡的人安置到床上。瑾韌不

但驚訝於一個男生的體重竟會這麼輕，更震驚他腫著的臉上好像有被毆打的痕

跡。 

仔細看下去，散開的衣衫暴露出身上更多的傷痕，瑾韌索性解開他的襯衫，一望

見梓亞身上怵目驚心的傷，他震住了。 

梓亞睜開眼的時候，感覺額上冰冰的。 

有毛巾敷在自己額上。身體動了動，他從這種安心的狀態中清醒過來，想到自己

是被人照顧了，下意識地坐起身，卻被攔住。 

「躺著別動，你在發燒。」悅耳又有些熟悉的聲音響起，梓亞知道這是誰，卻不

想對上他的眼。 

「謝……謝你……」他單薄的嘴唇動了動，只能說這句話。 

「你……要不要報警？」瑾韌有些猶豫，「你身上都是傷，抱歉，我不是故意，

只是無意間發現……你……」他不知道該怎麼說，畢竟他從沒遇見過這種事，而

且自己也不過和對方一樣，是個二十三歲的男生，但那麼明顯的性虐痕跡，他真

的嚇到了。 



「不要報警，是客人……不能報警的……」梓亞低著頭，被對方瞧見自己藏得最

深的祕密，他覺得無地自容。 

「我幫你聯絡梓晨……」 

「不，不要！」梓亞驚慌地拉住他，幽黑的眼像隻走失的小鹿，充滿了迷茫和無

助。「求求你，不要告訴他，我不能讓家人知道，更不能讓我媽媽知道！」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瑾韌有些沉不住氣，他無法理解怎麼會有人這樣作踐自

己。 

「我需要錢，但是我……什麼都不會……」梓亞頭垂得更低，無法直視瑾韌的眼。

自己的骯髒和渺小都被這個人看見了，其實他最不想讓這個人知道的啊。 

「是為了給你母親治病嗎？你可以向何伯伯要錢啊，他生意做那麼大，你……」

瑾韌看到他眼底的疼痛，聲音停滯住了，他不明白他的痛苦源自於何。 

「你要錢的話，我借你吧。」他忽然說，心裡對這個人充滿了憐憫。 

「不……不用的……我已經簽了合約，不能說不做……就不做……而且……」梓

亞小心地看了他一眼，隨即又移開視線，低頭看著床單。他很感謝瑾韌的好意，

但不能拿他的錢，畢竟他們根本連朋友都算不上。 

這個人看他的眼神裡沒有鄙夷呢，他真的是很好的人啊，就算知道了這些也沒有

看不起自己、沒有厭惡自己。 

梓亞呆呆地想，眼睛不覺濕了，心裡有股熱潮，一種需要被關懷、覺得委屈和痛

苦的感情無法宣洩出來。他真想緊緊抱住這個人，從他身上汲取一點溫暖，或許

可以獲得一點治癒自己的力量。然而他不能，這個人是梓晨的男朋友，跟自己一

點關係也沒有。 

想到這點，梓亞按捺住澎湃的情緒，默默躺下來，背過身。「對不起，我可不可

以一個人待一會兒？」他極力忍著眼淚，裝出平靜的聲音問他。 

「嗯，你好好休息，我是來參加一個畫展的，也該走了。」瑾韌回應得有些笨拙，

替他帶上門後就離開了。他走出那房間的時候，深深吸了口氣，彷彿這麼做，心

裡的壓抑就能減輕幾分。 

他從沒見過這樣的人，瑾韌覺得這件事給自己的衝擊太大，他不知道這世上還有

人生活得這樣辛苦。 

不知為什麼，心裡很難過。 

 

梓晨透過鏡子審視自己的模樣，他給自己打了一百分。今天是他生日，待會瑾韌

會來載他一起去吃晚餐慶祝生日。 

這傢伙會送什麼禮物給自己呢？梓晨彎了嘴角。應該會有個驚喜才對。瑾韌對自

己真的很用心，他喜歡這種被寵溺、被追逐的感覺。 

「梓晨。」何天敲了敲門走進來。 

「什麼事，爸？」梓晨抬頭看父親。 

「我給你的錢你給梓亞了嗎？」何天說起梓亞母子時還是皺了眉。雖然對那女人

仍有很深的怨氣，但說到底，梓亞是自己的兒子，回想那天兒子求自己的樣子，



明明是和梓晨一模一樣的臉，為什麼差了這麼多？那孩子如此瘦削單薄，跟著那

個女人果然沒有好日子。何天長久冷硬的心中竟有一些歉疚。 

「爸，」梓晨看了父親一眼，臉上露出為難表情，似乎有些猶豫。「你聽了不要

生氣，我有把錢給哥，可是他不要……」 

「他不要？」何天皺了眉。 

「哥他說那天爸都把話說絕了，他也求過爸了，但是爸說媽該死，所以他也不要

爸的錢了。他說從此跟我們再無關係，他還說爸沒有良心的人，他就當沒這個父

親。」 

梓晨小心地看著何天。父親果然氣得變了臉色，拄著枴杖的手也在顫抖。 

「 」的一聲巨響嚇了梓晨一跳，那是父親的枴杖狠狠敲在地上的聲音。 

「很好，他不要，眼裡沒有我這個父親，我也不要他這種兒子！」何天將話說得

強勢冷厲，而後忿忿地走回書房。梓晨看著他的背影，俊逸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坐上瑾韌的車時，梓晨心情愉快。 

瑾韌著迷地看著他，身上映著黃昏光線的梓晨看起來就像個從童話書中走出來的

小王子一樣，迷人的微笑格外耀眼，笑顏純真得感覺如同孩童，完全隔絕了這個

都市吵雜喧鬧的一切，總讓他有想一輩子守著這個笑容的感覺。 

「瑾韌，去飯店之前先去我哥家一趟好不好？」 

他怔了下才點頭，「可以，你要去看他嗎？」他忽然想起那天在飯店看到梓亞淒

慘的樣子，不禁皺眉。 

「嗯，我想去看一下媽，她很快就要動手術了。而且今天也是我哥的生日呀，我

們是同一天出生的雙胞胎，我也想去跟他說一聲生日快樂。」梓晨閃亮的眼神，

純淨無瑕的笑容，讓瑾韌有些看呆了。 

車子停在貧民區的巷口，瑾韌也從車上下來，梓晨有點奇怪的問：「怎麼，你也

要跟去嗎？」 

「嗯，是，我想去拜訪一下伯母。」瑾韌回答，不過他其實是有點想去看看梓亞，

畢竟那天他樣子很慘，不曉得現在恢復了沒有？ 

梓晨看了他一眼，就拉過他的手，和他一起往巷子裡走。 

到了梓亞家，看到梓亞正在破舊的庭院裡收衣服。 

「哥，我來了！」梓晨喊了一聲。 

梓亞抬頭，就看見梓晨和他身後的瑾韌。在與瑾韌視線接觸的那瞬，他低下頭，

心裡有點慌張。 

「媽在哪裡？我給她帶了點水果來，她還沒睡吧，我去看看她。」梓晨開心地說。 

「嗯，她在房裡，沒有睡覺。」梓亞應了他一聲，拿衣服的動作呆呆地頓住，看

著瑾韌的表情有點尷尬。 

「我帶瑾韌一起去，瑾韌，進來吧。」梓晨微微一笑，拉過瑾韌的手，便和他走

進屋裡。 

直到他們進了屋，梓亞才鬆了一口氣。他有點不能面對瑾韌，畢竟對方看過自己



那麼不堪的樣子。 

沒多久，梓晨先從屋裡走了出來，跑到梓亞身邊看他摺衣服。 

「媽今天精神很好喲，她好像很喜歡瑾韌，在和他聊天呢。」他開心地對梓亞說。 

「他是個好人。」梓亞輕輕地回答。 

看他細瘦的手腕上有點烏青，梓晨拉過他的手問：「哥，你摔跤了嗎？」 

「是啊，不小心摔了一跤。」梓亞抽回手，神色有些慌張，被弟弟的視線看得很

不自在。 

梓晨終於不再看他，而是轉向別處，語氣輕鬆。「對了，今天是我們生日，哥你

不會忘了吧，你和我同一天生日喲，祝你生日快樂！」 

「謝謝。」梓亞微微一笑，舒了口氣，覺得度過了危機。有那麼一瞬間，他以為

弟弟好像看出了什麼。 

「哥有吃生日蛋糕嗎？要不要我去買？」梓晨問他。 

「不用那麼麻煩的。」梓亞對生日蛋糕的記憶，停留在他很小的時候，現在早已

忘了那個味道，有或沒有都沒差。 

「那不如這樣，哥跟我們一起去吃飯吧，待會瑾韌要替我慶祝生日。」梓晨拉起

他的手。 

「不用，他是替你慶祝生日，又不是我。而且我還要給媽做晚飯。」梓亞急忙說，

梓晨這個提議讓他很緊張。他跟瑾韌不熟，而且對方是要為弟弟慶祝生日，未必

會高興多他一個人，還是不要麻煩比較好。 

「那好吧，」 

梓晨的聲音聽起來有點不高興，梓亞想自己是不是掃了他的好意。氣氛有一點

僵，梓亞抬頭看弟弟，想對他說些什麼。 

「今年有收到什麼新奇的禮物嗎？」以往生日的時候，梓晨都會把自己收到的生

日禮物拿給他看，那些珍貴的東西有時讓梓亞很羨慕。 

「今年沒什麼新鮮的，朋友都想不出花樣了，送來送去都是那些老套的東西，不

過瑾韌還沒送哦，我在等他給我驚喜，我想他會有不同的點子吧。」說到朋友的

禮物，梓晨的口氣有些輕蔑。那些傢伙送來送去，無非是名錶啊衣服之類的，都

沒有新意。 

「真好。」梓亞微微一笑，有點羨慕弟弟，他沒有朋友，也沒有收禮物的記憶。 

「要不要喝茶？我剛買了紅茶，很香的，是很好的茶葉。」梓亞看弟弟，想起每

次倒茶他都不喝，梓晨說是因為茶葉太淡了，所以他也不勉強。 

「不用了，我們該走了，餐廳訂位的時間快到了，瑾韌！」梓晨笑著站起身，向

房裡喊著。 

這個傢伙，說要來看一下，他以為他只是做做樣子，沒想到真的在和母親聊天。 

梓亞送他們出去時，梓晨一臉遺憾地看著瑾韌，「我想叫哥跟我們一起去，但他

就是不要。」 

「不是的，我不想打擾你們，你們去就好。」梓亞急忙表示。 

「沒關係，今天也是你生日，跟我們一起去吧。」瑾韌忽然邀請。 



他的話讓梓晨也怔了一下，視線轉向他。見瑾韌神情誠懇，一副認真的樣子，梓

晨心裡生起小小的不悅。什麼嘛，他以為瑾韌只想跟自己兩個人而已，沒想到他

卻這麼說。 

「真的不用了，」梓亞搖頭，感覺那個人在注視自己，心裡更緊張了。 

「你……沒事了吧？」瑾韌有點遲疑地問出這句話，他上下打量著梓亞，想看他

是不是好了。 

「已經沒有事了。」氣氛變得有點僵，一邊是弟弟迷惑的視線，一邊是瑾韌的欲

言又止，梓亞害怕自己的祕密被揭穿，只想快點送走兩人。 

「那我們走了，」見他實在不願意面對自己，瑾韌摟住身旁的梓晨，出聲告辭。 

「開車小心。」 

目送兩人離開後，梓亞呆站了一會兒，才轉身進屋。 

第二章 

「你說什麼？」梓晨震驚的看著瑾韌，無法接受他剛才說出的事實。 

他的哥哥，梓亞居然去賣淫 

「對不起，也許我不該這麼做，梓亞一定不希望我說出去，但你是他的親弟弟，

我覺得還是應該告訴你，或許也要告訴何伯伯，真的沒有辦法幫幫他嗎？伯父生

意那麼大……」 

梓晨死死握著拳，還在消化瑾韌扔出的這枚炸彈。 

那個人做了什麼？他居然頂著他的臉在做那種骯髒的事情。一想到這點，梓晨就

覺得自己快瘋了。出生到現在從未有過如此大的打擊，偏偏還是自己的雙胞胎哥

哥惹出來的…… 

「所以說，你……真的不該存在這個世上……」梓晨低聲說，厭惡的心情幾乎令

他全身顫抖。 

「你說什麼？」瑾韌被他嚇了一大跳。雖然有點模糊，但他似乎聽到不該由善良

的梓晨口中說出的話。 

梓晨馬上回神，俊逸的面容上寫滿傷心。 

「我是說，我不該存在在這個世界，如果沒有我，爸就只有一個兒子，哥也不會

跟爸分開，那他也不會遭遇到這些悲慘的事，真的，我不該存在啊……」 

他眼裡滲出了淚光，傷心的表情撞擊在瑾韌的心上，他怎能忍受看到自己喜歡的

人這麼難過？ 

「你在胡說什麼？這跟你一點關係也沒有，你大哥是很可憐，但這不是你的錯，

你怎麼可以都攬到自己身上呢？這也是他自己的選擇不是嗎？」瑾韌笨拙地安慰

著梓晨。 

他開始後悔把梓亞當牛郎的事告訴梓晨了，今天明明是梓晨的生日，他準備跟他

好好慶祝的，怎麼變成這種難過的情況？ 

梓晨忽然抱住了瑾韌。這是他第一次主動抱自己，瑾韌因為他的動作而怔住，心

上有喜悅又有心痛。心愛的人正在難過，他卻只能抱著他，輕拍他的後背給予安

慰。 



「別難過了，或許我們可以告訴你父親，他應該……」瑾韌想著辦法。 

「不，不能說。」梓晨在他懷裡抬頭，深黑的眼裡寫滿驚慌和痛苦，拉住他的手

哀求，「不能告訴爸爸，他會殺了我哥的，他一定會！瑾韌，你千萬不要告訴他，

我會想辦法，先讓我想辦法好嗎？」 

「好，我知道，你不讓我說，我就不說，對不起，我不該在今天說這件事，你看

你現在……」瑾韌為自己的莽撞後悔極了。 

「沒關係，我必須知道不是嗎？」梓晨稍稍平復了情緒，看著瑾韌道：「他是我

唯一的哥哥，我一定會想辦法幫他的。」 

瑾韌傾身過去，在他額上輕輕一吻，低聲道：「如果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就告訴我。」 

因為梓亞的事帶來的衝擊，走進瑾韌預訂的飯店時，兩人的心情都有些沉重。瑾

韌看梓晨還沒恢復的樣子，便輕輕摟住他的腰，想要扶持他。 

梓晨沒有掙脫，任他摟著自己。 

走過大廳，來到餐廳包廂。沉浸在各自思緒中的兩人，沒有看到另外兩雙震驚的

眼，正不敢置信地看著他們摟抱的身影。 

包廂內，梓晨一直沒說話，瑾韌不想他繼續難過，便先為他夾菜。「梓晨，這是

你最喜歡的生魚片，嚐一下吧？」 

梓晨拍了拍身邊的位置，「瑾韌，你坐過來。」 

他依言坐了過去，梓晨輕輕地靠到他身上。瑾韌從沒見過他這麼脆弱的樣子，心

裡十分難受。 

「瑾韌，現在，吻我一下好嗎？」梓晨忽然說。 

瑾韌又是一震，戀人已經閉上了眼，柔軟的嘴唇上泛著誘人的水色，彷彿正邀請

他品嚐，闔著眼的梓晨似乎有些顫抖，這讓瑾韌更覺得珍惜。 

他貼近他，慢慢閉上眼，輕觸上那柔軟的嘴唇，甜蜜又寵溺的碰觸，心中從未有

過如此感動與珍惜的心情。 

「嗯……」梓晨發出了輕輕的呻吟，低悅的聲音更刺激了瑾韌，讓他無法克制。 

「瑾韌……放開……」梓晨呢喃著這樣的話，身體卻越加癱軟在瑾韌懷裡，任他

為所欲為。 

年輕的身體緊緊相擁、碰觸，互相撫摸，彷彿在探索著更甜蜜的夢境。 

忽然被打開的門，也沒有讓兩人回神，直到冰涼的水直接灑到頭頂上。 

「逆子！這是在幹什麼？」一個巴掌狠狠甩在臉上，才分開了兩個意亂情迷的年

輕人，帶來了一些清醒。 

「爸！」梓晨先回神，看見父親惱怒到要殺人的面孔，下意識地打了個冷顫。 

「爸！」瑾韌也看清了來人，在面前的，居然是自己和梓晨的父親！ 

包廂的門被緊緊關上，瑾韌的父親柏起望也給兒子甩了一巴掌。 

「要不是我們親眼看見簡直不敢相信，你們在幹什麼？居然做出這種事！」柏起

望渾身顫抖。 

「逆子！玩什麼不好，居然搞同性戀？你不想活了嗎？快跟我回家，看我不打斷

你的腿。」 



兩人是商場上的合作夥伴，交情不差，也樂見孩子們成為朋友，卻沒想到彼此的

兒子竟會背著他們搞在一起，這麼大的刺激讓兩位父親同時發出了憤怒的咆哮。 

「伯父，不要怪梓晨，是我的錯，是我……」柏瑾韌害怕梓晨回去真被父親打，

想要維護他。但話還沒說完，又被柏起望狠狠打了一巴掌。 

「你給我閉嘴！」 

「梓晨！」 

那邊何天已經命令保鏢拉著兒子走出包廂。 

瑾韌叫著他的名字，想去拉他，卻被自己父親緊緊抓住，只能眼睜睜地看梓晨離

開。 

 

「給我跪下！」回到家的梓晨被扔在客廳，冷硬的大理石讓他打著寒顫，父親如

此惱怒的臉，是只在當初被母親背叛時出現過的神情。 

「爸，我錯了，我知道錯了，」他抱住父親的腳，眼淚流了出來，他真的害怕了。 

「你錯了？」何天冷哼一聲，嚴厲的視線緊緊盯著他。「說，你和他什麼時候開

始的？」 

「爸，我們什麼都沒做，我沒有……」梓晨話還沒說完，又被何天打了一巴掌。 

「逆子，你還敢說，你有沒有羞恥心？」 

「爸，是真的，你相信我，我什麼都沒有做過，我知道他喜歡我，我還沒來得及

拒絕他，但是我不敢，我不敢那樣做的，爸……」梓晨開始苦苦哀求。 

看著兒子痛哭的樣子，何天冷厲的神色也露出痛苦的情緒。 

「我跟你柏伯父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飯店裡談生意竟然看到你們兩個，

自己的兒子做出這種事，要是傳出去，你讓我們如何在商界立足？我們何家會成

為別人笑話的對象！」 

「我錯了，爸……」 

何天憤怒的盯著他看了很久，才終於開口，「你給我聽著，你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是跟那小子斷絕關係，從此不再做這種無恥的事情，那你還是我兒子，將來可

以繼承我的財產，也可以彈你喜歡的鋼琴，出國留學或是怎樣都由你自己選。 

「要嘛你現在就給我滾出這個家，我會登報聲明我們脫離父子關係，今後你是生

是死都跟我無關，你要去搞同性戀也隨便你，被人恥笑、被人看不起，窮困潦倒

的過一生也是你的事。」 

「爸，我跟他斷絕關係，我馬上跟他斷絕關係，絕對不會再犯錯！」梓晨沒有猶

豫，緊緊抓住父親的手懇求。 

何天嚴厲的視線看著他，「這是你的選擇？」 

「是，爸，我一定說到做到，我是爸的兒子、唯一的兒子，哥不認你了，爸你不

要拋棄我。」梓晨淚眼迷濛地看著父親，完全不敢鬆手，彷彿抓住最後的求生浮

木。 

「好，這可是你說的。」何天想到自己可以說的確只剩這麼一個兒子了，不禁露

出心痛的神色。 



 

梓晨躲在家裡好幾天不敢出門，其實是在躲瑾韌。 

他寧願失去戀人，也不願失去父親的支持，他想到雙胞胎哥哥那種淒慘的生活，

告誡自己無論如何也不能落到那種田地，他會活不下去的。 

但今天，剛開了從父親那裡拿回來的手機，就有好幾通語音留言，他還沒有去聽，

電話就又響了起來，來電顯示是柏瑾韌的名字。 

他深吸一口氣，終於按下接聽鍵。 

「梓晨、梓晨，你終於接電話了，你沒事吧？」瑾韌急切的聲音傳過來，帶著一

些沙啞。 

「我沒事，瑾韌。」他讓自己鎮定下來回話。 

「梓晨，你聽著，我跟我爸鬧翻了，他會把我趕出家門，因為他逼我和你分手，

我絕對不會和你分手，梓晨，你不會拋下我的對不對？你不會因為家長的反對就

退縮對嗎？」瑾韌熱切的聲音讓梓晨害怕，他從沒遇過這種事，對方好像當真了，

他忽然好怕瑾韌真的會來他這邊闖禍。 

「梓晨，我會去找你，跟我一起走吧！我們離開這裡，去一個沒人認識我們的地

方，就我們兩個，我會工作賺錢，你可以繼續彈你的鋼琴，我也會繼續學業，我

們過自己的生活！」瑾韌的話聽起來鏗鏘有力。 

但梓晨最不想聽到的就是這個。 

他的思緒飛速轉著，握手機的手指都有些顫抖。「瑾韌，這些都要仔細商量，這……

這樣吧，我安排地方，我們見面，然後再談好不好？記住，千萬不要驚動我爸，

也不要來找我，他會殺了你的！我會跟你聯絡。」 

「梓晨！」瑾韌在電話那頭喊他，「我等你的電話，我會一直等。」 

「我知道了。」梓晨匆匆掛斷電話，鬆了口氣。 

 

梓亞接到梓晨電話時剛從醫院回到家。 

「哥，是我，你在家嗎？」 

「梓晨，我在家，怎麼了，有什麼事嗎？」睏倦不已的梓亞揉著眼睛，強打起精

神。這個禮拜母親動了手術，現在還住在醫院，梓晨應該是想要去看母親吧。 

「哥，我……有點事，可能晚點會過去。」梓晨的聲音聽起來似乎很苦惱。 

梓亞沒有多想，應了聲，掛了電話就疲憊地往床上躺，他的眼皮都快睜不開了。 

梓晨約了瑾韌在酒吧見面。 

瑾韌迫不及待地趕來，走進店裡的小包廂，看到安然無恙的戀人時，心裡舒了一

大口氣，馬上緊緊地擁住他。 

「瑾韌，你先放開，我們要小心點。」梓晨在他懷裡掙扎著。 

瑾韌怔了怔，放開手。「怎麼，你爸爸還在監視你嗎？」 

梓晨點點頭，看著他的眼睛裡似乎多了一層霧氣。「瑾韌，你真的跟家裡吵翻了

嗎？」他的表情帶著憂鬱和自責。「對不起，都是我的緣故……」 

瑾韌看著這樣的他，心疼不已。「傻瓜，這和你有什麼關係，我們相愛，但他們



反對，只是如此而已。」 

他立刻握住梓晨的手，激動低語，「聽我說，我們計劃一下，一起離開這裡吧。

要我父親同意我們是不可能的！他已經說要跟我斷絕父子關係，也不會給我一毛

錢，他說沒有我這麼丟臉的兒子！」 

「瑾韌，你真的要為我放棄一切？怎麼可以呢，你都快畢業了，如果失去你父親

的資助，你可能完成不了學業，你不是想當建築師嗎？怎麼可以……」梓晨一直

搖頭。 

「沒有他的資助，我也可以完成學業，只不過學費都要靠自己，我們會過得辛苦

一點。沒有原來富裕的生活，但是，和你在一起比什麼都重要。」瑾韌堅定地直

視著他，堅毅的眼明亮得可以灼燒人心。 

梓晨下意識地打個寒顫，拿起桌上的酒杯，一飲而盡。 

瑾韌心疼地看他，想要阻止。「別喝這麼多酒，梓晨，你不需要煩惱這些，我都

會為你打算好的。」 

「我還想繼續學鋼琴。」梓晨看著他說。 

「我會讓你學，我會想辦法。即使我自己不完成學業，我也會讓你……」瑾韌的

聲音很執著，但是梓晨已經聽不進去了。 

這些保證毫無安全感可言，他無法想像去過那樣的生活。他眼前已經看到和瑾韌

兩人過著顛沛流離生活的畫面，沒有按摩浴缸，沒有舒服的床和臥室，更別說是

高級的服飾、餐點……什麼也沒有，就只剩下又髒又亂的小房間、餓著肚子，三

餐不繼，難道他的下半輩子真的要那樣過嗎？ 

梓晨心裡像被一根尖銳的針刺著，剛剛他差點就要被瑾韌的甜言蜜語哄騙。 

「瑾韌，」梓晨深吸一口氣，乖順地偎進他懷裡。 

「我答應你，我跟你一起走，可是你得給我一點時間，我要準備一下。」戀人低

低的聲音，讓瑾韌覺得這是他聽過最美麗的話語。 

他激動地看他，深情呼喚。「梓晨！」 

他看見梓晨望著自己的眼睛，眼神清澈又溫暖，聽見他說：「瑾韌，你永遠都不

會背棄我吧？現在你是愛我的，可是如果有一天你不愛我，愛上別的人，對不起

我的話……」 

話還沒說完，瑾韌就掩住他的唇。「絕對不會，我已經找到最值得我愛的人了。」 

梓晨笑起來，那笑容甜蜜又純真，讓柏瑾韌心動不已，俯身想吻他，梓晨輕輕地

擋住，看著他。「瑾韌，我們來喝酒好不好，先預祝一下我們的未來！」 

 

瑾韌從洗手間推門回來時，腳步已經有些踉蹌。今天幾杯酒下肚，好像就有些頭

暈，但看梓晨那麼高興，他也不想掃他的興，只是不解為什麼今天自己的酒量好

像變差了。 

「瑾韌，你是不是醉了？」梓晨扶住靠過來的戀人，擔心的問。 

瑾韌甩了甩腦袋，「好像是有一些，腦袋暈暈的，梓晨……」瑾韌覺得身體輕飄

飄的，神智也有些迷離渙散。 



「那我們回去吧，來，我扶你。」梓晨扶過他，走出酒吧，招了計程車。 

計程車停在小巷，梓晨付了錢，扶著昏昏欲睡的瑾韌往梓亞家走。 

身上的重量很沉，看來瑾韌真的醉得厲害了，梓晨心想，他也不過放了一點藥量

而已。 

接下來要做的事令他有幾分心驚膽顫，但是必須成功。梓晨這樣對自己說。 

按下哥哥家的電鈴，梓晨沒等多久，梓亞就披著衣服來開門，當他看見弟弟扶著

跌跌撞撞的瑾韌站在門前時，梓亞吃了一驚。 

「怎麼了？」他看梓晨已經搖搖欲墜，便急忙幫弟弟扶住那個昏沉的男人。 

「先別多說，讓他躺下來，他喝醉了，應該快睡著了吧。」 

兩人合力將瑾韌安置到床上之後，梓亞輕輕掩上門，跟弟弟一起到客廳。 

「哥，我和瑾韌的事，被爸爸知道了。」梓晨看著大哥，臉上露出痛苦的神情。 

「那……怎麼辦……」他清楚父親的嚴厲與強勢，那顆冷酷的心絕對不容許兒子

做出這種有違倫理的事。 

「瑾韌很苦惱，所以喝了很多酒，哥，你能幫我照顧他一晚嗎？我必須回去，現

在不能和爸硬碰硬，如果回去得晚，他知道我又跟瑾韌見面，那後果真的不堪設

想。」梓晨臉上露出恐懼的神情，「我也不敢送瑾韌回他家，如果被他父親看到

的話……」 

梓亞輕輕握住弟弟的手，點了點頭。「我知道了。」 

「哥，真的很謝謝你，你等我一下，我去倒杯水，麻煩你餵瑾韌喝一點，他剛才

就喊著口渴。」 

梓晨很快倒了兩杯水過來，將其中一杯遞到兄長面前。「哥，你也喝點，你看你

的嘴唇都乾裂了，最近是不是很累？」。 

梓亞乖順地喝下去，弟弟的關心讓他有點受寵若驚。雖然梓晨一直有來看他們，

但很少會這麼體貼。 

「那這杯水就麻煩你餵瑾韌喝，我真的要走了。」梓晨看了看時間，似乎想到父

親，又露出懼色。 

送走弟弟，梓亞回到房裡，想起梓晨說要餵瑾韌喝水。 

瑾韌躺在床上，動了動身子，似乎覺得不舒服，嘴巴也呢喃了一句，「水。」 

梓亞過去扶他，瑾韌的身體很燙，灼熱的溫度令他在碰觸時有種觸電的感覺，他

感覺到自己急促的心跳，想要放鬆呼吸，卻無法做到。 

瑾韌俊朗的眉目即便在昏迷時也透著迷人的氣息，讓餵他喝水的梓亞忍不住屏

息。 

第一次見到這個人，他就喜歡上他了，平時不大敢看他，現在他睡著、閉了眼，

他才敢這樣直視這個人，這麼近的距離看著，這張俊臉的魅力更加強烈。 

這樣俊朗的人，和他工作的地方遇到的客人是完全不同的。梓亞失神地想，然後

猛然回神，用力甩甩頭。自己在想什麼？竟把瑾韌和那些人比。 

瑾韌喝了水，動了動嘴唇。梓亞強迫自己不要去盯著他的嘴唇看，卻在為他擦拭

水漬時感覺到那兩片溫厚的嘴唇性感又灼人，既柔軟又熾熱。 



梓亞嚇了一跳，覺得自己整個身體都熱起來，渾身好像竄著一股莫名的火焰，他

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碰著瑾韌嘴唇的手竟抽不開去。 

火熱的視線盯著男人寬厚的肩膀，解開了釦子的襯衫，露出他堅實的胸肌和手臂

肌肉的曲線。如果被這樣一雙臂膀抱住的話…… 

快放手，快停！何梓亞！梓亞在心裡對自己喊。 

但是，身體不由自主地靠近，他只想躺到瑾韌身邊一會。他睡著了，不會發覺自

己，如果錯過這次，以後就沒有機會了……他只是想在瑾韌身邊躺一下而已，聞

著他的氣息入睡，應該不會作惡夢，會睡得很好吧。 

這樣念頭的誘惑實在太巨大，梓亞完全抵擋不了，輕輕地躺到瑾韌身邊。 

側著身，感覺身邊有個人的溫暖。身體裡某些電流彷彿流竄得更凶了。 

瑾韌睡得迷迷糊糊，只覺身體越來越熱，口乾舌燥，十分難受。 

他翻動身子，卻碰觸到身邊另一個溫暖的身體，手掌下意識的撫上，很柔軟很溫

暖的感覺，他矇矓地睜開眼，藉著夜色看到了戀人的臉。 

「梓晨……」他心頭一顫，下意識地就伸出手臂，緊緊抱住身邊的人。 

是他的梓晨，他在作夢嗎？作一個很美的夢？ 

身體裡的熱流都聚集到某處，訴說著強烈的慾望，他渴望得到這個人已經太久，

那渴望幾乎讓他身體發痛，讓他發狂。 

嘴唇渴切地吻上那柔軟的唇瓣，果然，像夢裡一樣美好甜蜜，纏繞住對方的舌，

戀戀不捨又充滿情色的勾引著，那人也迷迷濛濛地回應著，跟他一樣的迫切與渴

求。 

「嗯……」他聽見軟軟的呻吟從對方嘴中逸出，變成了最致命的誘惑，瑾韌很快

除去兩人身上的束縛，完全赤裸地擁抱著心上人。 

懷裡溫暖的身體就像甘露，潤澤著他乾涸得快要焚燒的身體，手指的試探急促又

笨拙，他沒有太多的經驗，雖然做這樣的事已經在腦海裡想像過許多次，但真的

付諸行動，卻還是免不了緊張。 

配合著他的身體非常柔軟，讓他的行為非常順利地進行，當鼓脹的慾望終於探

進，被火熱緊窒的內壁包圍時，瑾韌舒服得幾乎把持不住。 

「啊！」他發出一聲低吼，越加用力地握住那柔韌的腰肢，深深一挺，對方低低

的呻吟傳入耳中，激出更多的情焰火花…… 

梓亞被瑾韌抓著身體，強勢地進出，身體得到了從未有過的快感，他從不知道做

愛是一件這麼快樂的事，會如此甜蜜、如此忘情、如此……思想呈現一片空白，

每一次深入的探求，都變成更深的快樂，讓他無法呼吸無法思考。 

「啊……」被男人抓著腰身強力衝刺，戳刺到最深的地方，刺激的觸感引起身體

猶如觸電般的酥軟痙攣。 

此刻沒有抽打，也沒有粗魯的抓扯，更沒有那些恐怖的情趣用具，抱著他的男人，

只是深深地疼愛著他，甜蜜又忘情的做愛，讓梓亞完全忘掉恐懼，只想跟隨著身

上的人，一起融化。 

高潮到來時，他身體裡莫名的熱流也跟著一起迸發，彷彿紓解了一些，但還是隱



隱地想要更多…… 

腦袋在炸裂後有些清醒過來。他在幹什麼？ 

梓亞像被瞬間澆了一桶冷水，震驚地想起自己在幹什麼。瑾韌是弟弟的戀人，不

是他的，他怎麼可以，怎麼可以和柏瑾韌做這樣的事？ 

你瘋了嗎！何梓亞？你已經無恥到這種程度？原本只是想在他身邊睡一下而

已，然後……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身體裡好像有一團火，熄滅不了，持續瘋狂的燃燒，讓他迫切想要這個男人，無

法抵擋…… 

「梓晨……」瑾韌又溫柔地靠過來，圈住他的身體，炙熱的嘴唇開始親吻他，那

麼熱烈珍惜的，充滿了感情，手臂架起他的大腿，一個挺身，又輕易地進入那已

充滿潤澤、高熱柔軟的幽穴。 

梓亞的眼淚流下來，身體還在發痛發熱，接受著這個男人的求歡，心上卻痛得像

破了一個大洞。這個人是把自己當成了梓晨在愛，他是在和梓晨做愛，而不是自

己。 

他為什麼會變得這麼奇怪？為什麼會無法停止，他在玷污弟弟的戀人，也在玷污

瑾韌的感情，他做了一件最惡劣的事。 

他成了罪人。 

梓亞閉上了眼，任由眼淚橫流，身體被瑾韌打開到最深，疼痛與快感混在一起，

麻木了靈魂，也灼燒了一切…… 

 


